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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扫描

信手拈来

诗意盎然
岁月如歌

四月来了，先是几阵暖风，接着便是一

场细雨。雨过天晴，泥土里便钻出些嫩芽

来，青得发亮。人们走在路上，脚步也轻快

了许多，仿佛卸下了冬日的重负。

我家庭院里的老槐树，不知何时披上了

一层新绿。枝杈间常有麻雀跳跃，叽叽喳喳

地叫着，有时竟排出一列，像是五线谱上的

音符。清晨推窗，便听见它们在檐下吵闹，

大概是争些草籽之类。邻居王婆常说：“这

鸟儿比闹钟还准哩。”她年过七旬，总爱拄着

竹杖站在树下听鸟叫。

花是渐渐开的。先是几株迎春，黄灿灿

地排在墙角；接着是桃花，粉红的花瓣薄得

透明，风一吹便落了一地。最好看的是那株

老梨树，开起花来如云似雪，引得蜜蜂整日

嗡嗡地围着转。常有小孩子在树下追逐，惊

起一片花瓣雨，他们便咯咯地笑，伸出小手

去接。这情景，应了那句“儿童急走追黄蝶，

飞入菜花无处寻”。

傍晚时分，各种气息混在一起——茉莉

的甜腻，槐花的清冽，还有不知名野草的苦

涩。卖豆腐的张老汉推车经过时，总要停下

来深吸几口气，说是“比吃药还管用”。他脸

上的老年斑在夕阳下显得更深了，但眼睛却

亮得很。

池塘边的柳树垂着枝条，在水面划出细

纹。常有翠鸟停在上面，忽然箭一般扎入水

中，叼起一尾银鱼。几个退休老人日日在此

下棋，棋子敲在木棋盘上，啪嗒作响。他们

时而争吵，时而大笑，惊得芦苇丛中的野鸭

扑棱棱飞起，水花四溅。这让我想起“两个

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景致，只是

这里的鸟雀更多、更杂，也更热闹些。

菜市场里，春笋、香椿、荠菜都开始卖

了。卖菜的李婶一边剥笋壳，一边与主妇们

闲聊：“这笋嫩得很，昨天从山里挖的。”她的

手指沾着泥土，指甲缝里是黑的，但笑容格外

灿烂。主妇们挑拣着蔬菜，讨价还价声此起

彼伏，却都带着笑意。空气中混合着泥土味、

菜叶味和人身上的汗味，竟也不觉得难闻。

公园长椅上常坐着些年轻人。女孩子

们穿着淡色裙子，男孩子们抱着吉他，断断

续续地弹着不成调的曲子。他们有时静默，

有时突然大笑，惊飞了附近觅食的鸽子。阳

光透过新叶，在他们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使青春更显得鲜活。

雨后的清晨最为动人。水珠挂在蛛网

上，折射着七彩的光；蜗牛慢吞吞地爬过湿

漉漉的小路，留下一道银亮的痕迹；被雨水

洗过的树叶绿得发亮，仿佛能滴下颜色来。

早起的老人们打着太极，动作缓慢如水中游

鱼。卖早点的摊子冒出腾腾热气，油条下锅

的滋滋声与鸟鸣混在一起，竟出奇地和谐。

暮色降临后，花香反而更浓了。路灯

下，飞蛾扑打着翅膀，影子投在墙上，大得吓

人。偶尔有夜莺啼叫一两声，又很快沉寂。

窗里透出的灯光一盏盏熄灭，只剩下月光洗

着花树，在地上描出模糊的影子。

四月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鸟依旧

叫，花依旧开。人们匆匆走过，很少驻足，但

总有些瞬间，会被一缕花香或一声鸟啼击

中，恍然发觉自己正活在诗里。这诗是由阳

光、雨露、花开、鸟鸣共同谱就的，每个人都

在其中，又都浑然不觉。

在宁静的山村里，住着一

位名叫邓明的老人。他的生活

平淡如水，每日与山林为伴，日

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自在。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

后 ，邓明像往常一样上山采

药。山林间鸟语花香，他的心

情也格外舒畅。突然，一阵微

弱而急促的鸟鸣声传入他的耳

中，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顺着

声音的方向寻去，发现一只鹩

哥躺在草丛中，翅膀似乎受了

伤，正无力地扑腾着。邓明顿

生怜悯，小心翼翼地将鹩哥捧

起，带回了家。

回到家中，邓明仔细处理

了鹩哥的伤口，敷上了草药。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鹩哥的伤

势逐渐好转。这只鹩哥好像也

通人性，对邓明充满了信任与

依赖，总是在他身边欢快地跳

跃、鸣叫。

日子一天天过去，邓明突

发奇想，决定教鹩哥说一些简单的话语。每天清晨，他都会带着鹩

哥来到院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你好”“吃饭”“人要学习”等

词语。鹩哥学得也很认真，虽然吐字不太清晰，但大致能让人

听懂。

邓明专门给鹩哥准备了一只漂亮的鸟笼，笼子是用精致的竹

条编织而成，外面还绘着美丽的图案。他把鹩哥关在鸟笼里，挂在

门口的树枝上。每当有小孩子路过，都会被鹩哥吸引过来。他们

围着鸟笼，好奇地看着鹩哥，嘴里不停地喊着：“爷爷，让鹩哥说

话。”邓明便会笑着逗鹩哥，鹩哥也会努力地重复着学过的话语，引

得孩子们哈哈大笑。老人们路过时，也会停下脚步，和邓明一起聊

聊天，听听鹩哥的叫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有一次，村里来了一群城里的游客。他们听闻邓明有一只会

说简单话语的鹩哥，便慕名而来。邓明热情地招待他们，让他们欣

赏鹩哥的表演。游客们被鹩哥的可爱模样和聪明伶俐所打动，纷

纷拍照留念。

村里有个叫小虎的孩子，性格有些孤僻，平时总是独来独往。

自从发现了邓明的鹩哥后，他被深深吸引，经常来到邓明家，和鹩

哥一起玩。邓明注意到了这个孩子，便有意地多和他交流，给他讲

一些有趣的故事。在邓明的关爱下，小虎逐渐变得开朗起来，脸上

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鹩哥成了村里的明星。它不仅给小孩和老

人带来了欢乐，也让整个村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邓明看着大家

因为鹩哥而开心快乐，心中也感到无比欣慰。他知道，这只鹩哥已

经不再是一只普通的鸟，而是连接他和村民们情感的纽带，是大家

生活中的一份美好。

在一个宁静的夏夜，邓明坐在院子里，手里捧着一杯热茶，望

着笼子里的鹩哥。鹩哥似乎感受到了邓明的目光，转过头来，轻轻

地叫了一声：“爷爷。”邓明笑了，那笑容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星，温

暖而明亮。他知道，这样的日子，平静而又幸福，他会一直和鹩哥

相伴，守护着这份简单的快乐，直到永远。

晚上开车接孩子放晚自习，在一处红绿灯停车等绿灯左拐时，

突然发现对面路灯下亮着一盏灯，虽然被路灯灯光包裹着，但特别

耀眼。伴随着这盏灯的是喇叭里传来的提前录制好的充满磁性的

男性声音：“我自己做的提拉米苏，一定会给你不同的感受！”

多么有特色的招徕声！不像其他商家的喇叭里总是什么亏

本、甩卖之类的。听听这样的营销声，不动心都难。

再仔细一看，路灯下的那盏灯，原来是一个卖面包、糕点女子

的照明灯。这个女子看上去年龄并不大，身材苗条，灯光下的她亭

亭玉立、朝气蓬勃。只见她身后停着一辆车，后备箱打开着，想必

那是她的“小仓库”，里面一定放着做面包、糕点的工具、原材料和

半成品。她的面前是一个小推车支撑起来的案板，上面放着要兜

售的商品。隔得太远，光线模糊，我没能看清案板上摆的东西。之

所以知道是面包、糕点，是那个喇叭告诉我的。

在这样一个花红柳绿的季节，这样年轻的女子一个人做着微

薄的小生意，背后一定有她的故事。如此年轻能吃这样的苦，倒是

稀缺的，不由心里对她敬佩了几分。要是生活过得去，衣食无忧，

谁又愿意在这样一个夜晚孤零零地站在街头？而且从她的装备

看，显然是经常要出来的。

也许是刚出来“摆摊”，要不然怎么不选择规模大一点的夜市，

而是“随便”找一个十字路口？也许她已经有了一定经验，知道在

这样的路口没有同行竞争，而且她所选的这个十字路口也是交通

流量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不管她有怎样的经历和故事，能在这样的夜晚出来挣钱，这已

经值得我尊敬了。她的那盏明亮的灯，也给我带来了一片光明，让

我懂得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每个人都要

坚持奋斗。我们都是人生奋进路上的奔跑者，努力奔向胜利的彼

岸。那盏灯，给她带去了信心，也给我指明了方向。

绿灯亮时，我转向离开，一路上我不停地给她祝福，祝愿她早

点卖完面包、糕点，早点回家陪陪家人！

贵州的石头是硬的，比北方的硬些。我

女儿偏要学雕刻，立志要这些石头“说话”。

她考上了贵州大学美术学院雕刻系研究生，

我起初不解，后来也只得由她去了。

女儿原本拥有一双纤细灵巧的手，弹钢

琴时，那双手在琴键上轻盈地翻飞。如今，

这双手却布满了厚实的茧子和细小的伤痕，

指甲缝里也时常嵌满了难以洗净的石粉。

在她工作室的角落里，堆满了形态万千的石

块，女儿常常蹲在这些石块旁，一蹲就是大

半天，用手指在石面上细细摩挲，仿佛在倾

听石头的低语。

“石头会说话吗？”我曾问她。

“会。”她头也不抬，语气坚定，“它们在

讲几千年前的故事。”

她的第一件雕刻作品是一块青石雕成

的老妇头像。头像上的皱纹深如沟壑，而眼

睛却明亮有神。我凝视了许久，总觉得这头

像似曾相识。女儿告诉我，这是根据寨子里

那位百岁老人的形象雕刻的，老人的每一道

皱纹里都蕴藏着苗家的悠久历史。

“你雕得不像。”我故意逗她。

“我雕的不是她的样子，是她的故事。”

女儿用沾满石粉的手指点了点老妇眼角的

一道纹路，“这是她十六岁逃婚时被树枝刮

伤的。”

工作室里终

日响着敲打声。

叮叮当当，像是

某 种 古 怪 的 语

言。女儿说，每

一种石头都有不

同的声音，花岗

岩清脆，大理石

沉闷，青石则带着几分呜咽。她学会了分辨

这些声音，就像医生听诊病人的心跳。

去年冬天，她带回一块赤红色的石头，

说是从黔东南一个即将消失的村寨里寻来

的。那石头形状怪异，像一颗扭曲的心

脏。她花了三个月时间雕琢，成品让我大

吃一惊——那竟是一棵枯树，树干中空，却

从裂缝中生出几片新叶。

“这算什么？”我问。

“记忆。”她说，“寨子要拆迁了，这是村

口那棵三百年的老槐树。老人们说，树心里

住着祖先的灵魂。”

最近她在雕一组群像，是根据老照片雕

的。苗家汉子吹芦笙，妇女们跳铜鼓舞，孩

子们围着火堆奔跑。石块在她手中渐渐有

了温度，那些静止的人物似乎随时会动起

来，会唱会跳，会哭会笑。

我有时站在工作室门口看她工作。她

弓着背，额头几乎贴在石头上，呼吸与凿击

的节奏一致。石屑飞溅，落在她的发间，像

早生的华发。

“累吗？”我问。

她直起腰，抹了把汗，笑着说：“累，但石

头比我更累。它们等了千万年，就为了有人

把它们的故事说出来。”

我忽然明白了，她不是在雕刻石头，而

是在雕刻时光。每一道刻痕都是岁月的印

记，每一个形象都是逝去生命的复活。那些

冰冷的石头，在她的手中获得了温度、获得

了声音、获得了记忆。

女儿说，毕业后她要走遍贵州的村村寨

寨，收集那些即将消失的故事，用石头把它

们保存下来。“石头比纸长寿。”她说，“可以

保存几千年。”

我看着她的背影，想起了她小时候用蜡

笔在纸上涂鸦的样子。如今她的画布换成

了石头，画笔换成了凿子，但那份执着却从

未改变。或许，她从小就注定要成为时光的

雕刻者，用坚硬的方式保存柔软的记忆。

工作室的灯光下，石屑如时光的碎片般

飞舞。叮叮当当的敲击声里，我仿佛听见了

岁月的回声。

晚饭后，我惬意地窝在沙发里，查阅报

纸的电子版。手指滑动，切换到下一个版面

时，手机竟模拟出清脆的翻书声。这声音宛

如一把神奇的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闸

门，那些曾经无比熟悉、悦耳的声音，如潮水

般涌来。

自儿时识字起，祖父便常让我读报纸给

他听。祖父目不识丁，却对新闻有着浓厚的

兴趣。后来，他患上青光眼，视力每况愈下，

听力却愈发敏锐。阳光晴好的日子，祖父坐

在屋檐下，我则搬来一把小椅子，乖巧地坐

在他身旁。我轻轻翻开报纸，纸张发出清脆

的声响，随后我缓缓读起上面的内容。祖父

总是眯着眼，面带微笑，静静地聆听，那一脸

的慈祥和满足，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

海中。

上学的时候，小镇上仅有一家书店，店内

藏书有限。父亲特意托城里的伯伯给我带回

一本汉语词典。那本词典厚如砖头，因为它，

我成了班上的“香饽饽”，同学们纷纷向我借

阅，其中借得最频繁的便是我的同桌。同桌语

文成绩优异，且格外爱惜书本，每次借到词典，

她都会先洗净双手，才小心翼翼地翻开。我仍

记得她查词典时的样子：先仔细查找部首，用

手指点着，轻声报出页码，紧接着“哗啦啦”地

翻到对应的页面。翻书声裹挟着微微的风，偶

尔会撩起她的刘海。那时的我热衷于写诗，在

这此起彼伏的翻书声里，写下了无数充满青春

气息的诗行。

结婚之后，我和爱人养成了睡前看书的

习惯，两边的床头柜上堆满了各自钟爱的书

籍。每一个静谧的夜晚，轻柔的翻书声交织

在一起，宛如美妙的乐章，在房间里悠悠回

荡。有时，这声音如同温柔的催眠曲，引得

我困意渐浓，缓缓躺下。爱人会贴心地帮我

掖好被角，而后继续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我

便在这充满爱意的翻书声中安然入眠。

有了孩子后，我常常翻开绘本，给孩子

讲述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有时因为太过忙

碌，我会在他床头放置一台复读机，循环播

放故事。可孩子总是抗议，说那不是妈妈的

声音，故事里少了翻书声。于是，我放下手

中的忙碌，和孩子一起翻书，或是讲故事，或

是玩故事接龙。时光飞逝，转眼间，儿子已

经能够自主阅读，他尤其喜爱人物传记。他

说，那一页页翻书的声音，就好像是书中的

人物在他耳边娓娓道来。

春风轻拂，又到了一年中最适宜读书的

时节。我翻开手中的书，深深沉醉在这美好

的阅读时光里，也沉醉在这伴随了我一生的

翻书声中。

暮春的风掠过枝头

摇曳着春天的梦

花瓣似天边的霞光

轻舞着绚烂

如诗中的惊鸿

绿意盎然间

是生命的律动

细雨如织

润泽着万物的心田

滋润希望

也萌动憧憬

溪水带着岁月的痕迹

流向远方

飘落的花瓣

传递着暮春的消息

我站在时光的交汇处

感受着暮春的生动

每一刻都充满了期盼

和对美好的向往

□龚银娥

鸟 语 花 香 四 月 天

□罗宗

石 头 会“ 说 话 ”

□魏馨媛

槐花于枝头轻轻摇曳

纯净得让人心醉

微风送来丝丝缕缕的香

那是槐花的气息

清新又醇香

槐花从不张扬

却独自闪耀光芒

阳光洒落

为它们披上金纱

这一刻

槐花成了最美的画框

漫步在槐花盛开的小径上

每一步都踏着芬芳

如诗中的意境

沉醉在四月的暮春

暮春（外一首）

槐花赋

□施群妹

纸页轻吟岁月长

□谢文龙

路灯下的那盏灯

□
郑
显
发

讨

喜

的

鹩

哥

孔祥秋孔祥秋 摄摄


